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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文学的发生离不开社会对于“儿童”的认识与理解，这关涉儿童的权利、地位与特性等根本问题。长期以来，儿童深陷于被成人漠视或低估的尴尬境地。由于
缺乏真正的理解，成人强势地介入了对儿童的身份定位，代际间的沟通被一种刚性的教化所替代，其结果是在儿童与成人之间设置了一条难以逾越的沟壑，无法实现
平等对话。从新旧话语的转换来看，儿童与儿童文学实质上都是现代的产物，其获取价值的动力源是现代儿童观的出场。

受蔽的儿童与儿童的发现

作为一种认知形态的观念，儿童观从来都不是儿童的自我的表达与界定，而是以成人为主导的社会体系对儿童非实证的、经验性的意见，在特定的社会、文化、
区域内形成的一种普遍性印象，并烙上了鲜明的成人话语印记。透过成人对儿童的“想象”与“叙述”，可以洞见“两代人”的话语政治。可以说，儿童观是成人思想的重要
组成部分，也是审思代际间思想观念的有效切入点。

儿童观并不是成人凭空产生的，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。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，儿童的概念、身份都曾受到过成人社会不同程度的曲解。于是，文本中那些被
挪用或曲解的儿童也成了研究者探究现代观念、人类文明起源时的审视对象。当然，儿童观的意义远不止于发掘这种观念的具体表征，而是为了探求一系列关乎人类
文明发展及思想观念演进的重大议题。儿童观如一把无形的标尺，渗透于儿童文学生产的全过程，深刻地影响了成人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。

要想系统考察儿童观形成、发展、演变的过程及思想史的意义，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“儿童”主体的发现过程。借用柄谷行人“风景学”的方法来说，儿童的发现与
“风景之发现”实质上是同构的。不过，他还提醒人们：“风景一旦确立以后，其起源就被忘却了。”从儿童被确立为需要发现或解放的对象后，作为“实体”还是“观念”的
儿童概念就模糊不清了，甚至是颠倒的。这种起源的“颠倒”是一种现代认知装置：与“顺着看”不同，它依循的是一种反向的“倒着看”。有了抽象观念层面的儿童，才能
逆向地在现实存在中寻绎其范型。由此，“发现儿童”与“发明儿童”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，人们更关心的是两者如何共构儿童主体的价值重估。

抛开儿童是“本质的”还是“建构的”理论缠绕，就会发现一部儿童史实际上就是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史。法国学者阿利埃斯的《儿童的世纪》以游戏、礼仪、学校、课
程的演变来透析儿童的发现史，曾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。在16世纪之前西方的绘画、日记之中，儿童作为独立“人”的存在价值几乎是被忽视的，儿童“小大人”的错位身
份混杂于成人世界而毫无违和感，相似的服饰、劳动、竞争、分工抽空了儿童特有的主体性，人类与生俱来的“童年”也因此缺席。儿童亟待从成人板结的文化体系中
脱离出来以确立其主体性。改变这种状况的转机出现在学校教育中成人与儿童的“知识差距”上，这使得儿童与成人的区别成为显见的事实。伴随着儿童与成人的分
离，“童年”概念浮出历史地表，进而融入现代世界价值观念的大潮之中。儿童的重新认定是时代进步的表征，也逐渐刷新了成人对于儿童生活、行为、精神的看法与
观念，儿童观也开始朝向更贴近儿童自身成长的路径发展。

发现儿童与发现儿童文学

基于儿童长期受蔽和失语的状况，启蒙思想者力图揭示“无儿童”的历史文化根源。其中对于奴役儿童身心发展社会文化机制的批评尤为犀利。一旦切断了那些粘
连着陈旧人伦思想的土壤和依据，儿童话语就以其“新人”“新民”的独特品质，在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宏大议题中获取了合法性价值。有了对儿童的“发现”，成人才会
意识到有专为儿童创作文学作品的必要，儿童文学才得以产生。于是，在“发现儿童”的同时，也亟须“发现儿童文学”来保障儿童的内在诉求。否则，发现和解放儿童就
成了一句空话。由此说来，儿童文学也是一个“现代”概念，它的出现源于儿童观的现代自觉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讨论西方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演变时，德国儿童文学家
埃韦斯将现代儿童文学定位为“反权威”的文学。这种对权威文学的反抗超越了儿童文学被视为“初学者的大众文学”的偏狭，从而保障了儿童文学的现代性。在无法改变
成人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的前提下，限制过剩的成人话语介入也成了无奈的选择，如引入记忆中儿时的用语，或设立一个与成人完全不同的“儿童”立场等。埃韦斯认
为最理想的状态是隐去成人的主体立场，成人只需掌握写作知识及相关艺术手法即可。显然，这种以“儿童立场”优先的考虑对于冲决儿童文学内隐的成人话语权威是
有必要的，但实际情况是，成人作家始终不会是制造儿童文学话语的“局外人”。

现代意义上的“儿童的发现”，驱动了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儿童观的确立，其核心内涵是不仅把儿童当人，而且把儿童当成儿童。由于这种儿童本位观是现代思想革
新的有机组成，所以儿童文学自其创生起就具有现代性的特质。在新文学的体系中，儿童文学以恢复、保障和推动“人的现代化”为内在驱动力，契合了现代中国文学
所开创的“人学”传统，从而在启蒙、革命等宏大话语的召唤下汇入了现代文学的总题中。不过，儿童本位观也容易形成儿童与成人的“两分”逻辑，这种绝对化的分殊在
廓清儿童主体价值的同时也将其放逐于孤立的狭小世界，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。

与儿童主体确立的机制无异，儿童文学也遵循着通过与成人文学分离来确立自我的思维方式。但是，这种“界限”的确立，不能以丧失“整合”为代价。过分强调区隔
的结果是，儿童作为“全人”或“完全生命”的价值被取消，儿童文学作为“文学”的共性也不复存在。科学理性的方法是以两者真正的理解为基石，融汇多重视域。在确立
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同时，还要进一步考察其与成人文学“一体化”融通的可能。在思考女性解放时，鲁迅《娜拉走后怎样》没有停留在对女性冲出家庭牢笼的道德评
判，而是在此基础上探讨了“走后怎样”的后续议题。鲁迅这种从“为什么要”拓展到了“会怎样”的方法，对于理解儿童文学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发性。

对于“儿童”而言，如果不能将其视为整个人生的准备阶段，或者不能进一步提升至儿童“长大以后怎样”的高度，那么这种儿童文学观是有偏颇的，甚至会产生被低
估的儿童及自我封闭的儿童文学。反过来，如果作为完全生命的儿童价值得到保障后，儿童文学也就从书写“儿童是什么”延伸至“作为全人的儿童是什么”的新视域。这
种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儿童就获取了更宽广的生命价值。夯实于此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也更能拓展其哲学高度、人性深度和历史厚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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